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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學生透過工藝創作，學習自我成長、面對複雜的自我時，需要教師特別的

指導。本文的理論背景是七○年代以來教育界的「語言轉向」現象。在意象當

道的全球文化環境中，學生應該學習認識藝術行動，例如意象是重要的人類表

達方式，也是自我成長的素材。因此，教師必須瞭解如何透過學生的「藝術（風

格）語言」刺激思考能力。當今教育學科對這種看法有諸多論證，例如 Peirce 

模式的教育便指出文本的廣義概念，認為除了聲音話語外，也應討論符號資

源。研究者進而提出一種文本的水平概念，目的也是要賦予言語與符號的記號

行動同等的知識論地位。為了刺激人類的發展，我傾向從實用符號學角度出

發，我認為語言與視覺活動不僅涵蓋語言與形象化圖像，同時還包括使用的材

料，這是從溝通通往合作的水平式廣泛看法。學生在藝術行動中顯示出獨特的

表達方法，包括各種變得獨特的方式。我主張以詮釋學模式來瞭解作者採用的

媒介，尋找連結符號行動與心智不同主題的中介點，這是一種記號的符號認知

重建過程。結果顯示學生追尋符號意識與風格時，展現的諸多取向，其意義有

助於自我成長。另一個結果顯示，學生、學生的圖畫／質地以及教師三者之間

的潛在溝通區，將影響學生最終的自我發展。這項研究成果可能啟發未來學校

的美學教育。 

 

 

 

關鍵詞：符號認知 ; Peirce ; 整合式教育 ; 物質性 ; 風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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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教學模式簡介整合式教學模式簡介整合式教學模式簡介整合式教學模式簡介 

本文的目的是發展一套架構，理解並融入美感教育。實用主義教學法特別

重視實際行動的美學語言。實用教育符號學在符號與自我的通論中，特別強調

物質性的作用，以符號製造與符號製造者為中心，強調再現與溝通行為的實用

意含 (Kress, 2010, p. 61)。 

鼓勵學前教育、學校與師資教育的人員，透過創作繪畫培養成人與教育工

作者所需知識，達到主體化的目的，似乎是相當重要的問題。透過工藝創作學

習自我成長、面對複雜的自我，需要接受指導。 

本文的理論背景是七 O 年代以來教育界的「語言轉向」現象。從歷史發

展看來，整合式教學模式（見表 1）與教育典範從實證主義轉移至詮釋學觀點

有關。實證主義與詮釋學之間的轉換在藝術教育中十分明顯，例如如何評價個

人對於「瞬間形式」的選擇，透過定義正確或錯誤表現獨特的面貌。詮釋學的

概念源自希臘文 (hermeneuein)，最初的字義是說、表達，但最後轉變為詮釋

之意。亞里斯多德早就將悲劇定義為一種美學典範，認為悲劇能解釋人性。亞

里斯多德認為，隱喻與語言具有生產力量。對他來說，行動的語言永遠都充滿

創意 (Wallenstein, 2001)。藝術與科學有共通之處，藝術具有功能性，而且能

創造喜悅與認同。藝術模擬再現的不只是一幅畫，而是將形式從物質層面釋放

出來，進入思想層次。但柏拉圖則認為，悲劇的情感會使人的理智失衡。柏拉

圖談論的藝術並非具備實用性的資源，誤導人的藝術形式反而可能使人無法理

解真實的內容（教養）。光是體驗藝術還不足以形成自我，他也指出藝術作為

慾望的愛慾層面。當前的教育研究中，Doumas (2011) 將柏拉圖及其對教學

能力的看法稱之為「愛慾教學法」。我個人的看法較近似亞里斯多德具有開創

性的想法，認為藝術代表行動、思考及特質 (Dewey, 1916, 1934, 1983/2005; 

Biesta, 2007)。在教學法方面，這是利用學生在美學行動發展的目標 (CP 5.i; 

Säljö, 2000)，瞭解學生如何以解構方式使用材料，表達身在特定環境中的自

我，瞭解學生如何透過美感形式與內涵來發展自我  (Colapietro,1989; 

Ventimiglia, 2005; Malmström, 2011a, 2011b, Malmström, 2013)。 

Wertsch (1979, 1985,1991) 特別強調兒童繪畫中的互動能力，他從 

Vygotsky 的理論出發，認為語言是表達魔幻與遊戲創意的社會資源。兒童一

方面逐漸培養出表達意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學習如何根據圖像原則表達言外

之意 (Wertsch, 1979, 1985, 1991)。在這方面，語言發展與兒童複雜的心理形

塑過程十分相似，都觸及到自我與情感等層面。Vygotskij 在《藝術心理學》

專書中強調，「藝術是我們內在的社會，即使是由單一個人所表現的行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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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其本質是專屬於個人」(Vygotsky, 1924/1971, p. 249) 。Peirce 也認為，

社會能量常規的符指特性可能存在於對象的直接美感形象的符徵碎片中，我認

為這就是所謂的美學位置 (Malmström, 2011a) 。Vygotsky 寫到，遊戲結合

了智力、情感與意志等層面，具有未來取向 (Vygotskij, 1930/1995)。潛在發

展區 (ZPD) 是 Vygotsky (1935/1978) 提出的概念，明確指出教師對於學習

者應具備的認識，以及學習者透過良好直覺可能知曉的事，這種教學可以訓練

兒童勇於面對變化，甚至改變兒童原本的渴望  (Biesta, 2004/2005; 

Ventimiglia, 2005)。（見表 1） 

我發現參與是教育的一項重要功能，應該明確說明標準答案與資格（政

治）、社會化及稍早提到的主體化 (Biesta, 2009, p. 41) 之間的關係。本文主

要處理學生如何使用不同的藝術材質，解決與主題對象相關的脈絡問題。整合

式教學模式與實用主義觀點（見表 1），強調學生在美感學習過程 中的自我

發展。例如，學生的繪畫風格特色與意義的關係，以及參與者涉及私密自我的

藝術作品。 

今日，瑞典政府的學前教育、學校教育與師資訓練相關法案（資格），並

不特別重視文本的廣義概念 (Malmström, 2013)，但是 Marner 與 Örtegren 

(2003, p. 15) 等學者卻提倡文本的水平式概念，目的是賦予言語與符號記號行

動同等的認識論地位。Charles Sanders Peirce1 的想法十分發人省思，他認

為語言與藝術的符號與符號系統具有相同的認識論地位，這點與 Ferdinand 

Saussure 的語言取向理論恰好相反 (Gorlée, 1994, pp. 11-12)。Peirce 的符

號學是討論主體化與變化，以個人及他人的對話行動為基礎（解釋項的形成），

透過直接對象而成長的過程 (Bergman, 2004; Malmström, 2011a, p. 114)。 

典範由實證主義轉向詮釋學後，詮釋學的行動意向與中介概念變得十分重

要 (Polkinghorne, 1983, p. 172)。我們不難理解，不同的教學模式對於學生的

作品會產生不同論述（見表 1）。不同的教學模式可能使我們看不見學生的繪

畫，或看見但覺得不重要而不用，或覺得重要而使用。這項研究利用整合式教

學法串起狹義與廣義的語言觀點，將圖像記號等其他種類的符號資源納入討

論。各學科使用的整合式教學法都要求有特定模式的指導能力（見表 1），包

括讓學生接觸他者性與差異性的能力，以及鼓勵學生發揮創意製作作品、素

描、繪畫與雕塑，同時思考他們在團體中的行動。 

建立在狹義文本概念的論述呼應了隔離式教學法，認為有一種不存在的美

學直覺。建立在廣義文本概念上的論述則較接近延伸式教學法。延伸式教學法

                                                 
1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一書以下簡稱 CP，其後標示卷數與章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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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藝術生產是一種「語言」，但對於教師的指導與投入，並未建立有力的論

點，無法發揮合格的水平式主體特性，也就是使用作品創作重建對等關係，如

整合式教學模式所追求的關係。要轉型為整合式教學法，教師需要能夠進行合

格的圖像對話與意義解釋，並具備利用對話模式進行指導的能力。 

 

表 1  整合式教學法利用手繪圖像進行最終的對話溝通，教師需要具備充分的圖像與指導能

力，才能引導學生勇於冒險 

 

焦點的中介  教育模式 手繪圖像  主導關係 美學指導能力 

以語言為首的狹義

與垂直式文本觀點  

隔離式 看不見 不對稱 

言語 

中介的 

不存在 

仍然以語言為尊的

廣義與垂直式文本

觀點  

延伸性 看得見但不

重要 

不使用 

個人 

不對稱 

理性 

微弱 

語言與藝術生產處

於同等認識論地位

的水平式文本觀點 

整合式 重要而使用 

  

溝通 

到對稱 

 

參與（泛愛） 

真實的溝通與特質導

向，強調特定主體 

型態 

 

基本上，各種不同程度的人類自我成長都需要發展較為一般性的目標。

Charles Sanders Peirce 曾提出三種平行的進化模式：其一是對機制的需要，

其二是機率與無法精準判斷的主體 (CP 6., p. 315, 212). 其三是生命本身，重

點在於心智以及經由學習而進化的創意之愛。Peirce 稱這種進化模式為泛愛 

(CP 6., p. 315)，是一種近似親情的特殊能力。因此，教師需要特別注意學生

想要採取行動的方式與發展情況，以及學生希望瞭解的知識。在此背景下，教

師的指導能力在於，能在討論學生藝術作品時，是否表達對學生自我的關懷。

這種教學與導向會讓學生勇於面對風險 (Biesta, 2004/2005)，而教育可能改變

學生渴望的事物，使其培養出一貫的思想 (CP 6., p. 315, p. 212; Dewey 1911, 

p. 80)。我認為這是一種直覺的特色。符號認知教學法在認知與社會文化定位

之間架起橋樑，讓學生注意文本、圖像、線條與色彩如何再現與表達時間主導

論述之外的意含 (Comber & Nixon, 2005, p. 128; Malmström,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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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泛愛式發展若真的存在，則應該以其目的特性區分，也就是發

展理念的目的。我們應該運用思想的連貫性，培養直接的泛愛或具有

同理心的理解和認同能力 (CP 6., p. 315)。 

 

根據 Peirce 的看法，向內導向產生潛在的行動，是由本能創造。「此外，

我們發現這種劇場只有在與他人互動時才以內在形式出現，因此人的內在本

質、思慮的範疇，是建立在本能天性之上，藉由社會經驗而彰顯」(Colapietro, 

1989, p. 117)。直覺是外展推論過程中的基本原則 (Peirce)，在此過程當中，

相似性、心智與自我將彼此溝通。直覺所引導的外展推論法，是有別於歸納和

演繹法的科學推論方式。最主要的問題是：對主體化而言，何謂獨特的風格？

學生展現風格的方式告訴我們什麼訊息？ 

整合式教學的符號認知導向整合式教學的符號認知導向整合式教學的符號認知導向整合式教學的符號認知導向    

思考三種教育導向之間的差異，Ventimiglia (2005, p. 301) 稱這些導向為

成長模式，可依既定習慣對於自發性造成的影響程度來區分，三種模式分別是

一般成長模式（隨機偶成論）、無自由的成長（機械必然論）和將上述兩個模

式變形與綜合的「進化之愛論」，這也是連續論所呼籲的(CP 6., p. 289) 。後

者是 Peirce 傾向的成長與習慣養成模式。Peirce 對成長導向的觀點是，教育

工作者的教學意向雖然會影響學生自由採用的意圖，但是也帶給學生面對風險

的勇氣，促使他們改變原本的想法 (Ventimiglia, 2005, p. 308)。每個人在成長

過程中，都必須面對無數不確定的可能性與存在風險。泛愛導向可賦予學生承

擔風險的勇氣 (Ventimiglia, 2005, p. 307)。Peirce 認為自我本身就是一個符

號，需要愛與關懷的引導與協助。 

Biesta (2004, p. 78, 2005) 從另一個角度強調學習與理解，認為這是從

「回應」到「探究」的過程。從面對惱人問題的過程學習，未必是愉快輕鬆的

經驗，也與學生的個人侷限有關，但能讓人實際體認到，與客體有關的思想自

由是「真實的」(Malmström, 2011a, p. 112)。所謂「教育新語言」，也就是

資格化、社會化和主體化這三個主要教育目的 (Biesta, 2009, pp. 38-39) 可以

協助溝通與成長。Biesta (2004) 認為學習是一種反應過程，協助個人發現「自

我身份與定位」(p. 78)。 

超越高高在上的語言：多模式符號學超越高高在上的語言：多模式符號學超越高高在上的語言：多模式符號學超越高高在上的語言：多模式符號學    

符號學是研究意義的科學。圖像符號學是研究圖像意義的科學。教育美學

處理的是多模式的理論，本研究有一部分是關於模式手繪圖畫的中介、意義建

構與文字之外的可能中介，另一部分則是討論相關的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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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模式社會符號學中，意義與形式共同呈現為一個整體，一個符號的實

體 (Kress, 2010, p. 61)。 

Kress (2010, pp. 62-63) 強調動機符號與風格的概念： 

 

有時候顯然應該將重心放在意義上，風格則是社會符號學多模式理論

中的一個重要元素。．．．/ 風格是創造符號與符號關係時，連續選擇某

種形式與意義之間關聯性的結果，意義是符號建構過程的核心 (Kress, 

2010, p. 62)。 

 

在動機符號中，Peirce 的肖像、指示與象徵符號都與形式與意義脈絡關

係中的動機有關，不過每個案例的情況不同。Kress 認為多模式社會符號學應

該利用這種分類方式 (Kress, 2010, p. 65)。教育符號學討論的議題是，如何

利用協助意義建構的模式教育學生。教育圖像符號學則探討，教育工作者如何

在解構與重構過程中協助學生學習，以抽象方式使用色彩與形式，創造與再造

圖像、意念和情感。因此，教育圖像符號學強調符號（圖像）與詮釋項（對話）

會彼此教育，透過重構自我與對象主題的意義，進而達到成長目的。 

理論與方法學觀點理論與方法學觀點理論與方法學觀點理論與方法學觀點    

在方法學上，我採用  Peirce 的現象符號學、Piaget 的認知理論和 

Vygotsky 的社會符號學。本研究採用的整合式教學法以圖像、心智與關係為

重點。學生透過材質建構意義，就是一種體驗領悟與反抗的探究過程。此處利

用示範圖畫這種藝術媒介，在團體中進行有關主題（對象）的多模式對話。

Charles Sanders Peirce 稱探索的物質基礎為基礎或代表項 (CP 2., P. 228; 

Johansen & Larsen, 1994)，意指參與者呈現的想法。 

在學前教育與學校教育裡，繪畫作品最後往往高掛於架上或直接帶回家，

不會受到同儕團體的注意或經過老師指導。因此，將圖像、風格視為一種「行

動的語言」和社會文化力量探討時，應該以廣義的語言角度認真思考。Charles 

Sanders Peirce 認為每個符號（圖像）多少都具備肖像、指示和象徵的特質。

圖畫可以是肖像、指示和象徵，但更有趣的是，圖畫同時常兼具不同程度的肖

像、指示與象徵功能。 

教育界的「語言轉向」與「視覺轉向」現象不只涉及語言或形象圖畫，還

包含材質 (Sonesson, 1989, 1992; Sjölin, 1993, pp. 62- 67; Kress, 2010, pp. 

76-77)。Lenz Taguchi (2010, pp. 12-13) 曾提到新興的「物質轉向」，Sjölin 

(1993, p. 67) 則指出材質是繪畫中常忽略的符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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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意識與圖像的符號詮釋，著重探討與指涉對象相關的意義建構問題。

指涉對象是動態的，但是一件藝術品中的直接對象則反映了其與動態對象之間

的關係。一種有關物質的符碼是質地，另一種則是形象符號 (Sonesson, 1992; 

Sjölin, 1993, pp. 62-63; Kress, 2010, pp. 76-78)（見圖 2），這兩者都涉及表

達／主體化、內容／符指、意義建構／形式與相對應的內涵。要說明已發現和

傳達的意義建構，便需要探討形式與內涵的各種關係，也就是確認哪些美學特

質能引領我們發現與主題相關的潛在意義。 

終極解釋項可能並不存在，因為任何對象之間的關係永遠有無限可能 

(Malmström, 1998, p. 36; Sonesson, 2010; Malmström, 2011a, p. 114)，但是 

Bergman (2009, pp. 126-127) 卻提出一種潛在的終極解釋項，可影響潛在溝

通與潛在意義（請見圖 1）。 

有關圖像色彩、形狀、材料、質地與意義的知識與理解問題，我採用的概

念就算在社會變遷的情況下，仍可以整合至心理現象中 (Liedman, 2006)。 

我們應該思考，合格的對話是建立在溝通與各種可能的開放性觀點、自由

參與和對符號行動的認可，以及言語溝通的批判性力量之上，Fritzell (2009) 曾

描述過最後這項，我也將補充說明：水平式中介內含的可能性，與特定主體對

於文本的看法 (Marner & Örtegren, 2003) 以及布料論述的質地特性 (Lenz 

Taguchi, 2010)。 

 

     

 

 

 

 

 

 

 

 

 

 

 

 

圖 1  有關材質的符碼是質地以及形象符號。要說明已發現和傳達的意義建構，便需要探討形

式與內涵的各種關係，也就是確認哪些美學特質能引領我們發現與主題相關的潛在意義。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直接對象： 

肖像、指示、象徵 

(傳統或個人性質) 

物質性物質性物質性物質性 

表達 (表意) 

內容 (所指) 

意義 (形式/內涵) 

 質地 
形象的 

解釋項：解釋項：解釋項：解釋項： 

邏輯、社會、情感 

潛在意義潛在意義潛在意義潛在意義 

潛在溝通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能量 
關注對象關注對象關注對象關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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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繪畫與圖像會在直覺式意向過程與較專注的意向之間變化，兒童手繪

圖畫時，會透過這些意向而不斷成長 (Malmström, 2011a, p. 122)。 

認識自我，一種美學：符號學過程認識自我，一種美學：符號學過程認識自我，一種美學：符號學過程認識自我，一種美學：符號學過程    

在 Collected Papers 一書中，Peirce 提到兒童與他人相處時，會意識到

自己的無知，這種所謂的私密自我感受和自我 (ego) 並不相同，需要行動與

學習 (CP 5., p. 235)。 

本研究討論的藝術作品都是表達學生固定意義狀態的符號資源，涉及的是

他們對於不同主題的看法。如前所述，我的研究目的是思考風格（表達）的獨

特性對主體化的影響，必須從整合式教學法著手。 

 Peirce 的著作 (CP 5., p. 233, CP 5., p. 374) 說明了自我與世界之間的

關聯性。圖像是兒童的自我，學習必須仰賴肖像、心智和關係。因此，自我的

發展會隨時受到他者影響，而且基本上是一種相對的概念 (Uslucan, 2004, p. 

102; Bergman, 2004, 2005)。 

外展推論（Peirce 的說法）是自由發揮想法，也是唯一能讓學生創造新

知識的推論法。意識的連貫性是為了直接與間接瞭解各種相關知識的內容 (CP 

5., p. 395). 外展推論是一種本能的猜測行為，或專家般的直覺反應，此時的

關鍵在於無意識的線索。外展推論是一種強調有利觀點的推論法，「推論」意

指根據現有資料為某事做結論。外展推論是散佈式認知與間接活動的一部分，

強調物質、社會與文化環境之間的互動 (Colapietro, Midtgarden & Strand, 

2005, p. 174)。我認為外展推論的概念尚未充分發揮其作用，這也是我特別強

調其重要性的原因。 

Peirce 的理論不應只作為某種偏狹的教學方法，他的哲學思想其實延續

了自古以來的一套歷久彌新的哲學論述，包括古代的古典教育理想、中世紀的

教養到現代的解放與賦能思想 (Colapietro, Midtgarden & Strand, 2005)。 

研究本身研究本身研究本身研究本身    

這項研究計畫分析學生美術作品與自我發展，我以 Unikum 學校為研究

對象。該校提供特教教育，2001 年起展開一項由瑞典藝術協會 (Swedish Arts 

Council) 贊助的計畫，該協會為政府組織，主要任務是施行國會制定的全國性

文化政策。Unikum 藝術學院自 2003 年起，於瑞典南部的 Österlen Folk 中

學提供藝術基本訓練課程。課程包含一年基本課程與兩年進修課程。 

課程作業均由小組共同完成，若參與者需要，會提供額外的協助和時間。

每組有六名學生，由一位教師與學生助理指導。學生的想法與學校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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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他們希望透過藝術符號資源的再現與溝通，提昇與開發自我潛能。學生

學習鑑賞藝術形式與色彩，且能夠親手創作，培養藝術表達能力。學生也有興

趣認識各種不同的藝術與手工藝技巧。培養審美能力的目的是開發自我，甚至

發展藝術專業。六名學生的平均年齡為 26.5 歲。 

Unikum 的教學法著重再現與溝通，以及實用層次的繪畫「用途」(Kress, 

2010, p. 61)，教學法以整合辯證法為基礎，採用水平式特定主體觀點來理解

文本。學習的目的是利用藝術符號資源，探究手工藝作品中以特定主體為基礎

的脈絡知識。主要教學目標是協助學生探索意向，包括各種挑戰。如 

Ventimiglia (2005) 所言，Unikum 的教師必須找出能使參與者真正成長的方

法：「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務是出難題給學生，讓學生培養出解決問題的新習

慣 (Ventimiglia, 2005 p. 304)，這正是某些研究者（包括本人）進行的「直覺

式教育」計畫的目的 (Malmström, 2001; Birgerstam, 2002)，我們希望能幫助

學生發展有意義的知識，因為光有理性知識並不足夠，在複雜的學習過程中，

還需要運用印象、直覺與感覺。 

本研究的命題是對於生命與學習、行動藝術與（已改變的）自我之間的關

係，瞭解學生的看法，這些自我在表達他們的藝術作品時先遭逢解構，集體對

話時又再次重構。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我一直認為 Peirce 的藝術理論是關於自我意識與後設認知的複雜認知

過程，透過事物（物質性、色彩與形式）來創造與思考。需要具備掌握媒材的

能力。 

我的研究方法是找出風格與符號和心智的關係。我的分析採用中介的詮釋

學模式，也就是作者創造符號的符號認知重構2，與符號行動與心智（見圖 2）

相關。 

這套模式型塑並證實一般性目的（解釋項），指出符號－對象－解釋項之

間的可能關係，包括不同程度（模式中的單位）的解釋（見圖 2，數字 1-9）。

符號與方法模式3塑造出一座「圖畫競技場」，展現與思考學生的自我與個人

                                                 
2
 參見 Malmström, 2011a。這套模式結合了 Peirce 的符號三元論：符號－對象－解釋項。符

號（傳統 Peirce 的意義與歐洲 Piaget 傳統使用的記號）(Piaget, 1951; Piaget, J. & Inhelder, 

1969) 有關個人意義以及解釋項（邏輯、能量、情緒）。我也稱這套研究方法模型為「思想

的修辭法」，代表從對話到意義與主體化的過程。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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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過程與風格，有助於將符號圖像脈絡化，圖畫4則代表支援符號與心智和

相關主題之間的對話與符號重構。透過分析才能瞭解一個完整生命的意向，

這意謂著學生未來的工作機會正在成形與形成。                                                                              

 
中介中介中介中介 

存在模式 

意義(1-9) 

 圖像符號：表達圖像符號：表達圖像符號：表達圖像符號：表達/內容內容內容內容(1-9) 

第一元 第二元 第三元 

       

  肖像肖像肖像肖像 指示指示指示指示 象徵象徵象徵象徵   

解釋項：  看見 詢問 知曉   

  相似性 關聯性 約定俗成  

       

第一元 

邏輯邏輯邏輯邏輯(？？？？) 

 
1 4 7 

  

第二元 

能量能量能量能量 

 
2 5 8 相互主體性 

第三元 

情緒情緒情緒情緒 

 
3 6 9 內部主體性 

終極 

合作 

通往意義與成長 

 

                          意義潛能／自我 

 

圖 2  「思想的修辭法」模式呈現「整體的」圖像，協助重構潛在意義與自我發展。行動藝術

的再現，可能與學生改變過的自我、解構後的藝術創作表達方式和集體對話後的重構有

關。肖像、指示、象徵與詮釋項、邏輯、能量與情緒特質。 

 

分析中使用的機會條件概念取自 Bergström 與 Boréus (2005) 的看

法，說明學生對生命與學習、行動藝術的獨特看法可能與其（已改變的）自我

（主體化）有關，自我透過藝術創作的表達而解構，在與概念化模型／「思想

的修辭法」相關的集體對話中再次重構；肖像、指示、象徵與詮釋項、邏輯、

能量與情緒特質。換言之；關於可能看見的事物（肖像）的對話、關於可能探

究的事物（指示）的對話、關於文化與個人（象徵）知識的對話，觸覺，邏輯

感受、社會能量與情緒方面的獨特詮釋項特質。在主體化背景中，這個模型（見

圖 1）示範了圖像行動，架構出圖畫意義的根莖位置，應該可以引導詮釋學的

一般目的，指出與對象的可能關係。「圖像作為對話」的「思想修辭法」模式

                                                 
4
 數字 (1-9) 代表對話支援不同程度的脈絡化（肖像、指示象徵）、圖像如何因邏輯、社會與

情緒指涉物而變化 (Bergman, 2004; Haberma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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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強調行動中的主體，在探究意義、連結由他者佔領的「諸多世界」的內外

美感再現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5。 

協助學生邁向符號意識的對話與根莖過程，需要利用解釋過程，找出外在

脈絡、圖像與心靈和自我的內在空間等諸多問題的解答。關於繪畫意義的對話

和使用如圖 2 所示的實用性重構過程，架構出終極溝通的符號認知意義潛力。

我認為美學創作就像根莖一般橫向發展，無需設定起點與終點的位置，才能激

發有關藝術作品的對話。 

關於可能看見的事物的對話 (1, 2, 3)（見圖 2）。16-模型中此數字（「思

想的修辭法」）的相關問題，主要在於圖像元素與圖像空間外的邏輯世界的相

似性：這個圖像元素與外在空間中的哪些真實事物有相似處？其他 27-相關問

題在於圖像元素和動態社會世界之間的相似性：這個圖像元素是如何描繪出來

的？它與一般社會接受的圖像風格有何關係？這種差異為何獨特？進一步的

3-問題，在於圖像元素與擁有獨特情緒的學生的個人世界之間的相似性：個人

的圖像風格為何？這幅圖畫的可能意向為何？主體可能對哪個主題有感觸？ 

關於可能探究的事物的對話 (4, 5, 6)（見圖 2）。4-模型中此數字（「思

想的修辭法」）的相關問題，主要在於圖像元素與圖像空間外的邏輯世界之間

的關聯性：圖畫之外的哪個空間是圖畫描繪的對象？內容與價值和相關主題意

義之間的初步關係為何？其他 5-相關問題在於圖像元素與動態社會世界之間

的關係：：：：有哪些知識與這個情境相關？這與藝術學校的生活有關。可以說明哪

些論述或過程？哪些是獨特的次級意義？在主題脈絡中，它可能是暗示焦點

意向的主要元素。這匹馬何時不只代表任何一匹馬，而是一匹特別且特定的

馬？根據分析者或根據孩童本人的意見，一個人何時不只是代表任何一個人，

而是一個特別且特定的人？進一步的 6-相關問題，在於圖像元素與擁有獨特

情緒的學生的個人世界之間的關係：個人對於該主題具備哪些知識？你如何從

他選擇的主題瞭解參與者與其自我的關係？學生主體如何進行對話式意義建

構；對稱的建構式描述？也許有另外一個意向符碼存在？ 

關於文化與個人知識的對話 (7, 8, 9)（見圖 2）。7-型中此數字（「思想

的修辭法」）的相關問題，主要在於圖像與圖像空間外的邏輯世界之間的象徵：

這些象徵的表達方式為何？其他 8-相關問題在於與圖像元素及圖畫空間之外

的社會精力世界相關的象徵：學生使用何種符碼？學生最近發展的風格中使用

                                                 
5
 認可概念 (acknowledgement) 請見 Honneth, 2003，前理論知識(pre-theoretical knowledge) 

請參考 Habermas, 1990，討論獨特的主體化時，這兩個概念都是同儕和指導者的重要參考

基準。 
6
 參見 Malmström, 2011a。此圖顯示對於邏輯脈絡的關注。 

7
 同上。此圖顯示對於充滿精力的社會脈絡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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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現哪些符碼？強化論述的傳統符號為何？進一步的 9-相關問題在於與圖

像元素和獨特的個人世界相關的象徵：圖畫作品中的哪些特質可能與學生的風

格和自我有關？內容主題為何？根據學生對主題、質地、風格與手工藝的解

釋，什麼事情讓他感到興趣？ 

此處企圖強調主體在探究意義過程中的關鍵角色 (Uslucan, 2004, p. 97) 

並從 Peirce 符號學觀點出發，連結內部與外部世界的再現，關注個人發展出

獨特自我的過程。 

本研究收集與分析了 Unikum 藝術學院的八名學生，在三年課程中所創

作的藝術作品與美術學習資料。我以研究者身分參與和觀察，從而收集這些資

料。我的角色不是教師。我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數度訪問他們，於需要時取得協

助（只出現一個案例），我們的對話涉及參與者在整個學習期間所創作的作品。

我曾在三個場合中一次訪問三位教師，還有一次個別訪問，以便瞭解他們的教

學方法、學生的創作風格與發展情況。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對於尋找學生完整的符號自我，本研究獲得十分豐富的成果。 

首先，我為每一個學生取了特別的代號，可簡單反映學生的意向特質，接

著，我寫下學生與肖像和心智相符的風格（見圖 2 的數字／儲存格），但只

限於 A 生。最後我透過與學生的訪談整理出報告結果，找出他們對於美感特

質的看法；     

 

A－「象徵主義者」 

B－「設計師」，寫實主義者。 

C－「面對挑戰」，善於利用色彩與形式編造故事。 

D－「直接作畫」，實驗主義者。 

E－「實用主義者、象徵主義者」，正在不斷訓練自己，執行未來的教育與夢

想。 

F－「別生氣，開心點」，將圖案與技巧具體化。 

G－「我喜歡渾圓造型」，喜歡創造美麗的圓形。 

H－「社交能力有進步，而且擁有靈巧的手」，擅長多種材料，而且以她自己

的說法，她在學校裡的人緣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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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直在「爭論」一種具體和抽象的風格，他必須與自己的內在搏鬥，希

望能用於日後的行動中（請見下方），B 則受到每日新聞的啟發。他也是優秀

的攝影家，總是精挑細選攝影的角度。他的所有壓克力繪畫與攝影角度都呈

現十分平衡的構圖。他的「生命雕塑」顯示，他的選擇非黑即白，在結束第一

年的基礎課程後便休業去找工作；C 不斷強迫自己成長，工作時很有耐性，

與教師與同儕團體相處時也很有自信，他們也提供一些她需要和渴望的問

題。她會籌備小型展覽，希望聽取教師與同學的意見。她十分有自信，而且

專心一意，展現出 Biestian (2004/2005) 所謂的教育的「狂暴」面向；她被迫

成長時，就是學習的時刻。D 以實驗風格創造出連結傳統規則的全新表現方

式。在學校的學習過程中，她實驗出一種新的材料用法；混合繪畫與「撕裂碎

片」的技巧；；；；對她來說，質地的實驗很重要，能做出自己從未嘗試過的東西，

讓她感受到美好的創造力。創作其他作品時，她會研究如何製造光影的幻

覺。她說，沒有藝術行動，人生便沒有價值。E 一直在處理描繪與視野的問

題，他的理想是成為獨樹一幟的藝術家。他的作品越來越具體，也越來越不

受模範的限制。他逐漸對實驗壓克力原料與廢棄鐵料產生興趣，小鳥圖騰

「Trane」則一度變成健康的象徵。結束藝術學院課程後，他先後申請兩間開

放社會人士就讀的藝術學校，兩間都錄取。如今他已接受非常完整的藝術教

育訓練。他希望能成為藝術家，這點我很清楚。F 一直希望利用新材料來探

索具體的形式。她想成為藝術教師，指導學生如何使用暖色和冷色調，她自

己在學校時就十分積極，以充滿創意的方式學習這些技巧。G 是一個「圓到

骨子裡」的人，他畫的圓形鳥是把一個圓貝殼放在另一個圓貝殼裡。他明白地

表示，用色彩和形式來表達自己，就是生命的意義。他將投射式圓形風格發

展到完美，也成功地使用中央視角來作畫。H 比其他學生晚兩年進入這間學

校。我在這間學校的最後一年才遇見她。她很認真，努力培養自己的社交能

力（她喜歡這間學校的環境），同時，她在手工藝創作上進步迅速。她會將自

己靜物創作的進步成果錄影下來，也會將自己的學習過程寫成手札和日記。

從傳統與個人的社會動力學來看，這名學生發展得很快，社交能力也變好，

她常提到自己的藝術創作讓她成為更好，更和善的人。從情緒美學來看，她

將不同材質轉化成具有獨特意義的建構，以符合邏輯的方式創造出「最棒的」

陶器作品。結束學校課程後，她結婚並建立自己的家庭，不過我不清楚她未

來有何藝術發展計畫。 

A 生生生生表達自我的方式最為驚人、吸引人且獨特。從相似性與關聯性，以

及使用象徵的方式，可以清楚看出他的特質。他的生活繪畫與素描都是將畫

面塗滿，而非描繪輪廓。剛開始入學時，他完全不懂得如何用色，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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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鉛筆在作畫。慢慢地，他會用藍色來突顯一個部分。蔚藍色是他的專屬顏

色，在學習過程中一直陪伴著他。軍人臉上的藍帶（畫作）與他在自畫像上畫

的獨眼巨人（見下方）很相似。 

 

 

              
                                                      
學生 A：《軍人》，彩色鉛筆，70/50                《記者》，水彩，鉛筆，70/50 

 

      

學生 C：《海貍》，油性粉彩，50/70            學生 D：《馬與騎士》，壓克力顏料，5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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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E：《廢鐵鳥》，90/60 

 

      

學生 G：《鳥的聚會》，鉛筆與彩色鉛筆，50/70 

 

創作第一幅自畫像時，他在臉上畫了一個藍色面具，稱之為「潛水面具」。

他常在各種臉上畫上面具一般的帶子。他持續在探索這種隱藏和重疊的作畫方

式。他把藝術家 Hilding Lindqvist 畫作中的鴿子用紅色遮住，饒富創意。他

甚至在刺繡作品中使用這種隱藏手法。先在已經畫好的輪廓上繡上一個十字

架，這點還不算太難。但他會突然開始繡上較困難的東西；例如一扇打開後可

以看見十字架上耶穌的百葉窗。他會在左側繡上一部手風琴，在右側繡上滑

板。這兩個重要的個人元素與個人象徵符號常出現在他的圖像中。 

他的布料雕塑，一個身體由包裝紙與刺繡布料構成的藍色牛仔，使用的表

現方式就很像他那些用滿塗法畫出的草圖。起初，雕塑的手臂向外伸直，但他

把手臂放在一起（像他的繪畫一樣）然後用縫上藍色碎棉布的藍色材料包起來。 

學生 F：《暖色與冷色調》，壓克力顏料，50/70 

學生 H：《天堂裡的祖父》，混合技巧，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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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課程結束時，我發現他的個人魅力、身體與心靈都比之前更全面和

充滿個性。他從自己的創作、教師與助教身上獲得心理支持。他會使用幾種表

意元素，但在新畫作中通常都使用相同和重複的元素，例如學生的帽子，他也

幾乎是用蔚藍色來表現。 

從文化與社會動態理解來看，這些圖像的形式與色彩都很特別。其中的隱

含寓意十分豐富。某些圖像中的換喻美學和親密性，都展現出獨特的味道。象

徵可能涉及個人因素，但也有社會建構的部分，例如學生的帽子代表教育的社

會價值。不同款式的頭飾比其他衣著配件更具象徵價值，因為其等於是地位或

某個團體身份的象徵 (Biederman, 1997/1989)。十字架是宗教性象徵。 

從情緒美感觀察這個學生的獨特性時，我發現他展現出強烈的個性，強烈

到可以傳達和捍衛理解世界的獨特方式。蔚藍色本身充滿象徵意義，而且代表

所指的本身。藍色面具意謂著行動者以獨特的方式在理解這個世界。他透過這

種美學「語言」表達這個概念。我猜這是他展現自我品格的方式。蔚藍色和其

他許多象徵都是重要的自我美感過程。創造意義代表建構一種身份。使用材料

來創作就是努力瞭解自我的方法。他只有注視自己繪畫時，才瞭解自我的意

義，瞭解自己與「他者性」之間的關係。他已將自己最鍾愛的藝術心血集結成

冊。現在他與母親同住，仍然不斷畫畫。 

透過這些訪談，我證實了學生的獨特性、他們與眾不同的美感經驗與風

格。學生在建構美感意義的過程中歷經險阻，這似乎有助於發展自我與身份。

訪談過程中，我利用相應的對話討論學生的創作，讓學生表達對於特質細微差

異的看法，思考美學對他們成長代表的意義。他們表現出： 

 

• 瞭解更多藝術史知識的渴望。 

• 手工藝技巧方面的進展。 

• 詮釋想法與感覺的能力。 

• 創造新技術的能力。 

• 創造新想法的能力。 

• 集體合作比單打獨鬥更好。 

• 更成熟的社交能力。 

• 感覺幸福與快樂。 

• 願意參與小組活動。 

• 對於學校越來越受到媒體與社區注意而感到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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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成果與理解證實了藝術創作對於個人特質的影響，這點與國際研

究和計畫的結論相仿 (Harland, Kinder, Haynes & Schagen, 1998; Lindström, 

2000)。研究參與者使用視覺媒材探索生活與社區中的真實與刻板形象，再透

過展覽和當地報紙與社區成員分享。「在多元化的民主社會裡，年輕人似乎不

應該只專注於探索自己的身分，也應該創造適當的環境與其他社群成員分享」

(Lobman, 2011, p. 6)。本研究獲得的成果顯示學生的經驗與成長： 

 

• 一種創造想法的感覺。 

• 耐心學習精通一種媒材。 

• 活動目的有進展。 

• 身體意識提昇。 

• 審慎反思能力進步。 

• 渴望在學校環境創作。 

• 自由實驗一種媒材。 

• 可以展示自己的創作。 

• 學習各種不同的記錄方式。 

• 能夠體會藝術形式的問題。 

 

就我所知，這些學生描述的真實體驗，顯示有意識的特質發展當中出現的

一些巧妙過程 (Malmström, 2006, 2007)。 

研究討論研究討論研究討論研究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感受到創造想法這種新經驗，這點符合詮釋學的看

法，也就是在學習掌握一項媒材的過程中出現的發展狀況 (Polkinghorne, 

1983)。這種發展需要時間，因為媒材未必會如你最初預期的一樣容易使用。

因此，要向目的邁進就必須有耐心，與媒材中介者好好合作。精通一種媒材也

與認可有關(Honneth, 2003)，例如描繪彼此的身體並培養更好的身體意識與自

我（一位學生的說法）。審慎反思能力進步，代表更有能力處理圖像解釋資源

(Malmström, 2011a)。渴望在學校環境中創作，表示學生渴望自由實驗媒材，

而且會展示自己的創作，聽取他人的意見。在不斷舉辦展覽的過程中，他們會

遇見一些充滿創意和想法的獨特訪客。他們的藝術作品與創作此時成為瞭解意

義的方式，同時傳達他們對不可知的未來的感受 (Vygotsky, 1930/1995)。學

習不同的記錄方法，能讓學生懂得如何留下回憶。當學生表達藝術創作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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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並展現出細微的理解差異時，他們也顯示自己對於美感特質的想法 

(Lindström, 2000; Malmström, 2006, 2007, 2011a)。 

關於個人對不同程度的多模式與形式和風格發展，所有學生都顯示獨特的

興趣 (Kress, 2010)。他們都擁有想像力，並培養出不同程度的構圖與設計感、

一種更深刻的抽象形式與象徵的使用方法、一個以判斷和自我管理為特色的學

習過程、一種研究與發展的興趣、一種實驗新媒材的熱誠、對色彩理論的興趣、

瞭解形象的表面到內在深度以及一種成熟的手工創作技巧。體會藝術形式是創

意活動的中心精神 (Vygotsky, 1930/1995)，代表符號與自我之間產生連貫性。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十分仔細地將對於美好生活的想法象徵化，同時與指

導教師一起感受、描述與思考 (CP 5.)。他們開始集體創作與詮釋。此處採用

整合式教學法當中的輔導式參與。在教學的對話環境中，教師會強調學生圖像

風格的特質，同時參與者的藝術創作也與他們的私密自我 (CP 5., p. 233, CP 

5., p. 374) 有關。從文化與傳統的理解角度來看，學生的圖畫與詮釋常顯示出

藝術特性的意含。學生並非藝術家，但重要的是，他們的繪畫與雕塑能表達出

銜接作品與世界的自我。他們的藝術學習過程顯示，自我本身就是個符號 

(Peirce)，同時，在探索具有意義的獨特主題對象的過程中，自我也是透過人

類的符號活動來瞭解人類主體性的架構。我已經說明，學生、學生的繪畫／質

地與教師之間的溝通和合作關係，可協助學生發展獨特性。透過承擔主體化功

能而發展的獨特自主身份已經出現，這也是 Biesta 所提倡的良好教育的關鍵

因素。透過學生使用藝術材質的創作過程，以及有關解構與重構生活和自我的

對話，我的研究呈現出八種獨特的自我。所有學生都透過個人風格特質、他們

獨特的藝術「語言」，更加認識自我。這是言語無法表達的重要資源。這也促

成學前教育、學校教育與師資教育當中，兒童的語言使用的水平式轉向。坦白

說，光憑一項研究實在無法充分探討這些問題。 

我的研究方法是找出風格、符號活動及心智之間的關係。共有八名學生參

與這項課程。就整體而言，學生都展現出獨特的風格發展。他們經歷的美感學

習過程有助於他們的發展，而所有學生都已清楚地發展出個人風格。他們的風

格有助於自我發展，並且都充滿個人特色和豐富的知識。 

透過 Unikum 學校的整合式教學法，學生得以從自己的繪畫中學習成

長。審視每張繪畫後，我的結論是，所有學生在獨特程度上，都賦予個人的自

我建構和發展不同的意義。情緒的解釋項追溯獨特的表達方式，對於指涉對象

產生一種親近感，對物質性則有抗拒感，個人化象徵符號則顯示出獨特的具象

化思考方式 (Jarvis, 1992, pp.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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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社會裡，各種不同類型的圖像已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在瑞

典的學前教育、學校教育與師資教育中，卻尚未受到重視  (Malmström, 

2013)。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出，學生從 Unikum 藝術學院的優良教育，從創造

風格的方式與教師的輔導過程中獲得豐富收穫。良好的教育將改變人的一生！ 

教師盡全力輔導學生，試著以同理心來瞭解學生的觀點，瞭解學生如何思

考藝術行動，以及學生對於生命的想望 (Biesta, 2004 /2005; Ventimiglia, 

2005; Malmström, 2011a, 2011b)。教育的特質會影響學生的藝術創作成果、

學生獨特的創作發展與進步狀況。學習透過各種技巧來運用各種媒材，可以讓

學生經驗更全面的創作過程。此處的教學希望鼓勵學生多與他人互動、互相討

論藝術創作、透過對話來重建自我並展現其獨特之處，符合 Biesta (2004/2005) 

的觀點，也是整合式教學法的重要功能。Unikum 的藝術課程讓學生能透過創

作與他人溝通，進行適當的對話與會話 (Malmström, 2006, 2011a, 2011b)。

溝通帶來合作關係，進而產生意義，促進自我發展。合作與溝通不同的主題對

象可以造成意義，每個人選擇的質地、線條、色彩、形式與構圖也顯示出自我

的獨特性。這表示符號（圖像）就是自我的展現，需要透過不斷學習與行動 (CP 

5., p. 235)。大部分學生的表達方式似乎都與行動過程中遇到的材質的使用機

會與限制有關，也就是直覺意向與專注意向 (Malmström, 2011, p. 122) 的問

題。這些學生在整合式教學法引導下，練習「藝術語言」，如今已能透過模態

圖像手工媒材 (modal pictorial handmade agency) 來表達獨特自我。這可能

是您能找到最接近整合式教學法的一個範例，這套教學法強調心智的重要，通

過學習才能推動創意之愛的進化 (CP 6., p. 302; Colapietro, 2005)。我們應該

記住整體中的差異性（見「思想的修辭」），若是能提出相應的問題，也許可

以透過潛在溝通或甚至終極溝通，激發出社會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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